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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春》《秋》中，巴金成功地成功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悲剧女性形

象。以琴为代表的知识女性，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毅然与封建家庭和封建社

会进行反抗；以瑞珏、梅为代表的大家闺秀，忍辱负重，不思反抗，成了封建家庭和

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以鸣凤为代表的下层奴婢女性，在大胆追求理想爱情与幸福时，

反抗不彻底，成了封建社会的陪葬品。而在《以罪斗争》中，西巫拉帕用抒情的手法

刻划了泰国悲剧女性的形象。西巫拉帕成功地成功塑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悲剧女性形

象。以婉鹏为代表的知识女性，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虽然她生活在封建的家

庭中，但是她敢对于命运做出抗争；以妍为代表的下层奴婢女性，为了追求理想爱情

与幸福，她敢于与爱的人萌发了爱情，虽然他们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她们的命运都

是悲剧命运，在她们反抗与不反抗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暗含着深深的无尽的男性中心

意识。 

 

第一节  女性人物的命运 

 

 

巴金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三部。《激流三部曲》

表现出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和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在

《家》中，巴金以自己生活过十九年的封建大家庭为素材，围绕着反封建斗争的主

题，通过以觉慧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年与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腐朽旧势力的激烈斗

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腐败与黑暗，控诉

和揭示了封建大家族和封建旧礼教、旧道德的罪恶以及吃人本质，并且揭示了其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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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的历史命运。在巴金的作品中，他以悲戚的笔触把真、善、美处以无情的否定与

毁灭的同时，也把伟大的悲剧之精神呈现出来，《家》便是这种典型之作。作者正是通

过梅、瑞珏、鸣凤等青年女性的悲剧命运, 来深究到广阔的社会人生, 从而揭示社会

的黑暗，他曾经说过： 

        “我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里充满了同情、悲愤和怜惜。” [1]

    在《家》中，阴柔忧郁的梅, 只得放弃了她以前的理想与追求， 承认了自己的苦

难是命中注定的， 在感伤与泪眼中死去；善良贤惠的瑞珏， 却成为了封建大

家庭中勾心斗角与封建迷信“避血光之灾”的牺牲品； 而美丽、可爱的鸣凤，由

于对已伸向自己的封建魔爪无力回天， 只能以投湖自尽来表明自己的清白与抗争。  

梅、瑞珏、鸣凤仅是在那一时代中女性的一个缩影。她们的悲剧命运， 也只是那个时

代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一个代表。从她们缩影式的悲剧中所反映出来的正是一部封建

礼制对妇女残害的血泪史， 也是这种礼教必将趋向衰亡的泯灭史。 

    在《家》中，梅是一个美丽善良的才女，同时也是一个富家小姐，她与觉新从小

青梅竹马，两情相悦。本来她与觉新的婚事是可以有幸福美满的结果的，但是由于封

建时期的家长受到“婚姻之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理念的思想迫害，

导致了她悲剧的命运，小说中梅跟瑞珏表白地说： 

        “大表嫂，你误会了。”梅说着又马上更正道：“其实我何必瞒你。……是  

我们的母亲把我们分开的。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罢，我跟他的缘分竟是这样

浅。……你走开，又有什么用？我同他今生是不能在一起的了。……你还年轻，

而我在心情上已经衰老了。……你不看见我额上的皱纹？它会告诉你我经历了多

少人世的酸辛。……我已经走上了飘落的路。你还是在开花结果的时节。[2]  

梅的母亲把她嫁给了别人, 可一年之后,她又丧了配偶, 成为“青年居孀”。于是, 

她又只好回到了曾经扼杀了她幸福的母亲家中。过着“尼姑庵式”的贞洁守寡生活， 

她整日以泪洗脸, 忧郁成疾，身子一日不如一日， “从一而终”地在遭受封建礼教中

死去。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大表嫂，你不要笑我爱哭。只有这几年我才爱哭的。自从我母亲跟他

                                                        
[1] 巴金，巴金选集 第十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145 页 

[2]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198 页 

 

 19



 
 
 
 

 
 
 
 

第二章 《家》《春》《秋》与《以罪斗争》中女性形象的比较 

 

继母闹翻以后，我就常常哭。后来我们离开省城的时候，我也哭过好几次。这都

是我命中注定了的。我现在想，倘若他母亲不死，也许不会有这种事情，因为他

母亲很喜欢我，而且她们究竟是同胞姊妹，比堂姊妹亲些，感情也好些。……大

表嫂，你想，我的痛苦，又向哪个倾诉？没有一个愿意听我诉苦的人。我的眼泪

只有往肚里吞。……她停了片刻，用手帕掩住嘴咳了两声嗽。后来我出嫁了。我

自己并不愿意。然而我也不能够作主。在赵家一年的生活真是痛苦极了，我至今

还不明白当时是怎样过去的。那时候我真是有眼泪不敢哭。我若是在赵家多住一

两年，恐怕现在也见不到你了。……哭，倒是痛快的事。别的事情人家不许我

做，只有哭是我自己的事。……然而近来，我的眼泪却少得多了。也许我的眼睛

快要枯了。杜诗说：‘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然而要不使我的眼枯，我的心

又怎么能安放呢？……近来虽然泪少了，可是心却常常酸痛，好像眼泪都流在心

里似的。大表嫂，你不要为我悲伤，我是值不得你怜惜的。[1]

瑞珏与梅一样， 都是出生在封建大户人家。她与觉新的婚姻， 是属于父母之

命， 媒妁之言的门当户对式封建传统婚姻。瑞珏如同高明的《琵琶记》中的赵五娘一

样， 是一位传统的封建妇女的楷模， 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关心体贴觉

新， 对于觉新与梅之间的感情悲剧， 她能理解与忍让， 并对这一对曾经沧海的恋人

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同时， 瑞珏对于高家的老老少少，表现出极大的和睦与友善。她

不嫉妒，不怨恨，处处为他人着想，有自我牺牲精神，从而赢得高家老少的欢心。 瑞

珏可以说是按照封建礼教的俗套调教出来的传统的妇女，她是传统美德的象征。按理

说，这种封建“妇德妇容”的规格下调教出来的产品， 在封建的大家庭是 应得到

敬的。然而，事与愿违，黑暗的罪恶的魔爪同样狠毒的伸向她，把她无情的毁灭了。 

她是长房长孙“觉新”的妻子。“长房长孙”的地位早已被陈姨太等人所嫉恨。

加之觉新的母亲周氏与四房的王氏、五房的沈氏关系不好， 所以，这一切的怨恨都落

到了觉新的身上。当“山雨欲来风满楼”时期来临时，他们便以“避血光之灾”，借

口瑞珏的“生产”会与高老太爷的刚刚死去产生冲突，把瑞珏赶到城外的一间破房子

去生产，结果由于生产的环境条件太差，而使瑞珏难产而死。瑞珏的死看似是偶然

的， 实际上是早已注定了的。她的过份善良与贤惠，其放松了对陈姨太等卑鄙小人的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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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古云“人善被欺，马善被骑”。她的善良倒给她的悲剧结局增加了几分重量。

“避血光之灾”只是一个封建迷信的借口而已。实质上，她的死是封建家庭内部相互

斗争、勾心斗角的牺牲品。即使没有“避血光之灾”的借口，陈姨太他们也会伺机找

其它借口，向她伸向罪恶的魔爪。瑞珏的死是一种传统美德被毁灭的悲剧，她的死较

之梅的死，更具有控诉性与讽刺性，起到了强烈的批判效果。 

作者还描写了鸣凤的悲剧命运，鸣凤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她一落地就注定了

她的阶级地位与被欺凌压迫的地位。她在九岁那年，便被一个面目凶恶的中年妇女带

到高公馆当了丫头。从此，她便成为高公馆里的一个婢女，开始了她备受欺凌的生

活。她在与三少爷觉慧的接触中，萌发了爱情。她发自内心的爱着高觉慧。然而，她

与觉慧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一个是公子，一个是婢女。这种跨越阶级的爱，本

身就是一种对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叛逆，注定了是要毁灭的，也注定了此种爱的本身就

是一种悲剧。布拉德曾在《黑格尔悲剧理论》中说：悲剧是“一个不幸的事件或苦难

的故事”。这种事件与故事是有价值、有意义或进步的。然而他们的结局都是不幸与

苦难的。在这里，鸣凤能大胆突破阶级地位的界线，勇敢地爱上高家三少爷，无疑是

值得我们赞扬的，可她的这种叛逆的爱又是如何的徒劳与多余。在那种封建等级关念

深重的社会中，达官贵人的婚姻，都要讲究门当户对，或是高攀而上。而绝对不会允

许觉慧对阶级地位不顾的爱情，更不要谈有什么婚姻结果。鸣凤被高老太爷送给老朽

冯乐山当老婆，鸣凤的悲惨意识日益加深，鸣凤自我表白地说： 

        “我的生存就是这样地孤寂吗？”她想着，她的心里充满着无处倾诉的哀

怨。泪珠又一次迷糊了她的眼睛。她觉得自己没有力量支持了，便坐下去，坐在

地上。[1]

作为一个叛逆者，她的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与斗争精神，可作为一个十六岁

的少女，无论凭学识还是个人力量，都无力抗击这种剥夺她与觉慧爱情之恶毒的进

攻。找不到一条与之抗争或自我解救的道路，而为了使自己神圣的爱情不被玷污，为

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她别无选择，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呼唤着“觉慧”的名字而投湖

自尽。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她对爱情的忠诚。 

    可见，鸣凤的悲剧命运更具有深刻的意义，她是一个作为圣洁美丽的审美主体遭

到无情毁灭的悲剧；她是一个忧郁苦闷的灵魂得不到解脱，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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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她终于得到了安慰，得到了纯洁的、男性的爱，找到了她崇拜的英雄。

她满足了。但是他的爱也不能拯救她，反而给她添了一些痛苦的回忆。他的爱曾

经允许过她许多美妙的幻梦，然而它现在却把她丢进了黑暗的深渊。她爱生 

活，她爱一切，可是生活的门面面地关住了她，只给她留下那一条堕落的路。她 

想到这里，那条路便明显地在她的眼前伸展，她带着恐怖地看了看自己的身子。 

虽然在黑暗里她看不清楚，然而她知道她的身子是清白的。好像有什么人要来把 

她的身子投到那条堕落的路上似的，她不禁痛惜地、爱怜地摩抚着它。这时候她 

下定决心了。她不再迟疑了。她注意地看那平静的水面。她要把身子投在晶莹清 

澈的湖水里，那里倒是一个很好的寄身的地方，她死了也落得一个清白的身子。[1]

在巴金《家》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除了梅、瑞珏及鸣凤以外，还有婉儿悲剧命

运。众所周知，《春》是《家》的继续，继高公馆三少爷觉慧逃离大家庭，追求自由之

后，又掀起了一场二小姐淑英反抗不自主婚姻的战争，当然这都是在暗地里进行的。

《春》的主线索是淑英的父亲高克明——继高老太爷之后高家的大家长即封建家长制 

的代表，一个道学家，决定与陈家结亲，将女儿许给陈家二少爷，并不顾其道德品行

如何。淑英从此对人生绝望，甚至出现了走鸣凤一样的道路的念头，小说中是这样描

写的： 

         她想：做父亲的心就这么狠？她又是恨，又是悲。她再想到自己的前途，便

看见阴云满天，连一线阳光也没有。觉民昨天说的那些话这时渐渐地在褪色。代

替它们的却是一些疑问。她仿佛看见了横在自己前面的那许多障碍。她绝望了。

她觉得自己只是一只笼中的小鸟，永远没有希望飞到自由的天空中去。她愈往下

想，愈感到没有办法。她并不哭，她的眼泪似乎已经干枯了。[2]

    但又在大哥觉新，二哥觉民，堂姐琴——她的启蒙者与家庭教师陈剑云——她的

爱慕者等的帮助下，成功逃到上海三哥处，进入新式学堂学习，感受新的春天。副线 

则是周家大小姐蕙的婚姻悲剧，她被迂腐的父亲许配给郑家，从此在高门大宅内走上

了生命的绝路，陨殁在婚后的第一个寒冬里，至死也没有唤起父亲的悔悟。文中主线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230 页 

 

[2] 巴金，春[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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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喜剧与悲剧的对比，淑英的命运与蕙的命运的对比，同为大

家闺秀，在压迫面前，选择不同的态度与方法对待，就有了不同的结局。当然，蕙是

孤立无援的，而淑英有着众多的支持者，这才有了 后的胜利。蕙的死亡给了淑英强

烈的刺激，更激起了她的反抗之心，她绝不愿自己步蕙的后尘，因此饥渴的接受新思

想，学习新知识，为日后的离开做准备。主线与副线相互交替推进情节的发展。 

然而《以罪斗争》在结构上却与《家》《春》《秋》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家》

《春》《秋》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而《以罪斗争》主要的形象只有两个人。

《家》《春》《秋》是以简单明快、环环相扣的讲故事方式进行叙事，《以罪斗争》虽然

也有叙事，情节却没有《家》《春》《秋》的复杂，而且运用了大量的议论和说明来进

行描写。在《以罪斗争》中，西巫拉帕叙事内容在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描写了两个

不幸的女子形象——婉鹏和妍。这两个女子虽然社会地位不同，性格也有很大的差

异，但在封建思想的迫害下却遭遇到了相同的悲剧命运。通过对这两个女子的悲惨遭 

遇的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对贵族阶层以及包办婚姻的痛恨、对自由幸福生活的渴望， 

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环的命运。 

    婉鹏是一个美丽的有钱人家小姐，忧郁的人，因为父母的命令只得放弃了她以前

的理想与追求， 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苦难是命中注定的。婉鹏与梅一样，婉鹏与

玛怒，在感情的触须中，互相有着爱慕之情。他们更是大胆相爱，追求“恋爱自

由”、“婚姻自由”，他们双双倾吐了自己的爱慕。可这一切，都因为婉鹏的母亲不

喜欢玛怒，而把他们童贞圣洁的爱情扼杀了。婉鹏的母亲把她嫁给了玛纳（玛怒的哥

哥），是属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门当户对式封建传统婚姻。婚后她“总算没有一

点应得的幸福，更没有得到爱情”，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她想，“我该在玛怒的拥抱，而不是在这位哲人的无情的视线里” ，这样的

前景让她想到很多，但爱玛纳是绝对不可能的，然而玛纳却说：“虽然互相没有爱

情，却还是有一点幸福的” ，这样的生活让婉鹏感到很复杂，她对这样的生活很

疲惫。她两人的生活半害怕半怀疑，终于对生活感到了绝望。[1]

    婚后她整日以泪洗脸，她关心体贴玛纳，但心里却只有玛怒。幸运的是一年之后

她的配偶离家出走了，让玛怒和婉鹏在了一起。 

作者还描写了妍的悲剧命运，妍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 她一落地就注定了她的

                                                        
[1] 西巫拉帕，以罪斗争[M]，民意出版社，2005 年版。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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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与被欺凌压迫的地位。她在十一岁那年，便被一个中年妇女带到马哈沙漠迪家庭

当了丫头。妍这个可爱的少女，虽然聪明、美丽、善良，但她是个丫头，这就注定了

她那全部悲剧性的命运。她爱玛纳，但在他们中间有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这就是那

个封建家庭，玛纳所出身的那个阶级。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叛逆，注定

了是要毁灭的，也注定了此种爱的本身就是一种悲剧。后来妍跟玛纳有孕，但她很爱

玛纳，为了使自己神圣的爱情不被玷污，不想给玛纳一个不良的形象，小说中是这样

描写的： 

        “请不要骂我，我很爱你，我可以为你做每一件事情，我的爱情不需要你任

何报答，无论你爱不爱我，甚至是讨厌我，我都无所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深

爱着你的心。” [1]

 

    她不想玛纳被社会责骂，所以她撒谎说跟她有孕的是玛怒。她说的谎话造成了她

内心的痛苦，让她整日以泪洗脸。 

    在《家》《春》《秋》与《以罪斗争》中女性人物的命运，梅的命运与婉鹏的命运 

有多多少少的相似，她们两个被父亲许给她们不爱的人，她们极力想挣脱不幸的命

运。她们遭受到了不幸的命运，遭遇到了相同的悲剧，让她们绝望。但两个人有着不

同的结局。梅忧郁成疾，身子一日不如一日，“从一而终”地在遭受封建礼教中死

去，然而婉鹏；作者给她安排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遭遇，使她胜利地得到爱情， 后她

可以跟玛怒在一起。还有鸣凤的命运与妍的命运也有相似，她们是丫头，她们出生在

一个贫苦的家庭， 她们一落地就注定了她们的阶级地位与被欺凌压迫的地位。她们对

截然不同阶级的公子有着爱慕之情，她们遭受不幸的命运，遭遇到了相同的悲剧，她

们有着相同的结局不能与爱的人结婚，在她们思想上，只要爱的人幸福，她们就满足

了，在《家》与《以罪斗争》中是这样描写的： 

 

         他是不能够到她这里来的。永远有一堵墙隔开他 们两个人。他是属于另

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她不能够拉住他，她不 能够妨碍

                                                        
[1] 西巫拉帕，以罪斗争[M]，民意出版社，2005 年版。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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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不能够把他永远拉在她的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更重

要。她 不能让他牺牲他的一切来救她。她应该去了，在他的生活里她应该永久

地去了。她这样想 着，就定下了最后的决心。她又感到一阵心痛。她紧紧地按

住了胸膛。她依旧坐在那里，她 用留恋的眼光看着黑暗中的一切。她还在想。

她所想的只是他一个人。她想着，脸上时时浮出凄凉的微笑，但是眼睛里还有

泪珠。最后她懒洋洋地站起来，用极其温柔而凄楚的声音叫了两声：“三少爷，

觉慧”便纵身往湖里一跳。[1]

         “请不要骂我，我很爱你，我可以为你做每一件事情，我的爱情不需要你任何

报答，无论你爱不爱我，甚至是讨厌我，我都无所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深爱

着你的心”[2]

对巴金笔下的梅和西巫拉帕笔下的婉鹏来说，是两个悲剧命运相同的女性，不管

是生活在 20 世纪 30 年代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还是生活在泰国深受佛教思

想影响，她们在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中都有着一种悲情意识。这种悲情意识是她们生活

上的悲情，家庭上的悲情，爱情上的悲情和婚姻上的悲情在其人生中的一个集中反 映。 

从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和泰国君主立宪社会这个大环境来看，封建礼教，包办婚

姻，传统思想，伦理道德，等级观念，是造成小说中所反映的梅和婉鹏在爱情和婚姻

上悲剧的多种因素。这些社会因素是笼罩在梅和婉鹏头上的一个不可摆脱的精神枷

锁。梅的悲情是在当时封建礼教，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封建传统思想等多种因素下产

生的。梅的母亲把她嫁给了别人,没有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可一年之后,她又丧了配

偶, 成为“青年居孀”，这是她在恋爱婚姻上的悲情。于是, 她又只好回到了曾经扼

杀了她幸福的母亲家中。过着“尼姑庵式”的贞洁守寡生活，她整日以泪洗脸, 忧郁

成疾，身子一日不如一日， “从一而终”地在遭受封建礼教中死去。婉鹏也跟梅一

样，她与玛怒，在感情的触须中，互相有着爱慕之情。他们更是大胆相爱，追求“恋

爱自由”、“婚姻自由”，他们双双倾吐了自己的爱慕。可这一切，都因为婉鹏的母

亲不喜欢玛怒，而把他们童贞圣洁的爱情扼杀了。婉鹏的母亲把她嫁给了玛纳（玛怒

的哥哥），是属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门当户对式封建传统婚姻。婚后她“总算没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231 页 

[2] 西巫拉帕，以罪斗争[M]，民意出版社，2005 年版。140 页 

 

 25



 
 
 
 

 
 
 
 

第二章 《家》《春》《秋》与《以罪斗争》中女性形象的比较 

 

有一点应得的幸福，更没有得到爱情”，这是她在恋爱婚姻上的悲情。可见婉鹏与梅的

悲情命运是相同的。对生活在泰国的婉鹏来说，婚后她的悲情命运与梅不同，如果说

婉鹏在婚后多少还是带着对爱情的追求和一点“喜情”嫁到玛纳家的话，那么梅嫁给

别人不是觉新，可以说没有一点“喜情”，而是充满了无奈的悲情。她们的结局也不

同，在西巫拉帕笔下的女性角色，她可以争夺自由结局可以跟她爱的人在一起，但是

梅遭受封建礼教中死去。 大的婚姻悲剧都集中在了“梅”的身上，从她身上，我们

可以看到封建婚姻制度对青年一代婚姻自由的压迫与扼杀。 

    而巴金笔下的鸣凤和西巫拉帕笔下的妍，也是两个悲剧命运相同的女性。在小说

中，她们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她们一落地就注定了她们的阶级地位与被欺凌压迫

的地位。鸣凤，她的悲剧命运是她被高老太爷送给老朽冯乐山当老婆，她不想去，因

为她很爱觉慧，然而他们的结局都是不幸与苦难的，她投湖自杀。妍，她爱玛纳，但

在他们中间有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这就是那个封建家庭，玛纳所出身的那个阶级。

她与玛纳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一个是公子，一个是婢女，不可以让他们一起

在。她们的悲剧命运都是对封建家庭夺取了爱情自由。虽然 后她们没有跟爱的人在

一起，但是她们找到了真正的爱情，有了她们爱的人。 

     所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泰国，巴金笔下与西巫拉帕笔下的女性角色都充满了悲情

命运的色彩。两地的封建主义制度都毫不留情的摧残着这个时代女性的身心思想，造

就了一出出惨痛人心的生活悲剧。让人们不禁为这些美丽的女性感到惋惜哀痛的同

时，更激发起这个时代有良知的人们对黑暗制度的奋勇反抗。 

 

第二节  女性形象的展现 

 

         巴金的《家》成功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以琴为代表的知识女性，为

了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毅然与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进行反抗，离家出走，走上了

革命道路；以瑞珏、梅为代表的大家闺秀，忍辱负重，不思反抗，成了封建家庭和封

建社会的牺牲品；以鸣凤为代表的下层奴婢女性，在大胆追求理想爱情与幸福时，反

抗不彻底，成了封建社会的陪葬品。在她们反抗与不反抗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暗含着

深深的无尽的男性中心意识。《家》中着力刻画了一系列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

梅、鸣风、瑞珏，这几个女子虽然形象不同，但悲剧命运却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她

们的描写，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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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主旨。 

她们四个人代表四种不同的性格，也有四种不同的结局。瑞珏，她是一个温柔、

体贴的传统女性。作品中提到觉新心里对瑞珏的感受“他得到一个能够体贴他的温柔的

姑娘，她的相貌也并不比他那个表妹的差。他满意了，在短时期内他享受了他以前

不曾料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内他忘记了过去的美妙的幻梦，忘记了另一个女

郎，忘记了他的前程。他满足了。他陶醉了，陶醉在一个少女的爱情里。”由此看出

瑞珏对觉新非常好，觉新无可挑剔，让他觉得自己生活在幸福当中，瑞珏的温柔体贴

让他常常 挂上笑容。她也是个心思细腻的女性。梅来到高家避难，尽管梅尽量与觉新

保持距离，但她看得出来，因为眼神是骗不了人的，梅与觉新此终有份感情，瑞珏她

深爱着觉新，他的任何一个眼神、举动她都在留意，不可能不知道。瑞珏，她善良、

美丽。面对可以说是自己的情敌，她表现出，我应该走开，让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

她看到梅这样的痛苦，她不忍心，她想拯救梅，可命运又如此的悲哀，早就了他们三

个人的痛苦。 

梅，她是个美丽，安静，贤淑的少妇。作品中提到“依旧是那张美丽而凄哀的面

庞，依旧是苗条的身材，依旧是一头漆黑的浓发，依旧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每天

看着自己窗前的梧桐树，看着它发芽，看着它叶子一天天多起来，渐渐地绿叶成荫。

梅，她是个心思细腻、敏感的人。在家里，自己只是翻几本诗词来读。连一个跟她谈

话、听她诉苦的人也没有。她看到花落就流泪，看见月缺也会伤心，晚上听了一夜的

雨落，从而看出她是一个多么敏感的人，把自己放在死角里永远都走不出来。梅，她    

固执，此终放不下。在她不能与觉新结合，嫁到另一户人家， 终青年守寡，回到

家，她不能重新开始，放弃过去，只是一味沉寂在与觉新的回忆当中，她生活在封建

的家庭中，只懂得一个女人要如何守节，绝对不可能再想到可以重新寻找自己的幸

福。梅，她是个内向，情感不懂得释放的人。梅总是把自己的痛苦往心里压抑，总是

自己承受自己的痛苦。“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在心头”。往事的回忆，只是自己

的对比，对比现在是如何的凄凉，自己孤身一个，没有人懂得自己的心，没有人与自

己倾吐。那感觉就像是完全被这世界孤立，并且身边的亲人从不懂她的人，母亲只懂

得打牌，弟弟只是读书。她不是不想释放自己的苦闷，而是环境所逼，没有人跟她交

谈。梅，她懦弱，胆小怕事。当她被别人摆布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时候，她不反

抗，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表现不情愿，只是往自己的心里压抑 。当被环境所逼，

为了躲避打仗，梅与琴一同躲进高府，再遇见觉新，她只是一味逃避他，心里很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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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觉新，可她很怕，怕被别人看到，而且现在觉新是个有家室的人，她怕伤害到她的

妻子。封建制度下的女人就是这样的悲惨！不禁地发出感叹。她善良、美好。当她与

瑞珏彼此交心的时候，当瑞珏说我真想我走开，让你们幸福地过日子。梅听到了，为

了不想破坏瑞珏与觉新他们现在的家庭，她说： 

 “是我们的母亲把我们分开的。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罢，我跟他的缘分竟是 

这样浅。你还年轻，而我在心情上已经衰老了。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已经 

死了。我不该再到你们公馆里来，打扰你们。”[1]

可她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她是颤抖的。由此看出她是心灵的善良，美好，她不想

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她对爱情的执着、专一。如果她不是对爱情如此的执着，对觉

新的爱如此强烈，她就不会生活的如此的悲哀、凄惨。忍受种种相思之苦，生活中只

能回忆与他快乐的日子中，可抱憾以后不会再拥有这样的美好日子。由此之中，她只

钟情于觉新，就算是嫁给了别人，心里还是放不下，要不是这样她的额头上的皱痕不

会如此的深刻。 

    鸣凤，她是一个美丽、聪明的少女，善于思考。在深夜中，她忙完主人吩咐的事

情，回到自己的床铺，可她不愿意就此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享受自己的时间，要思

索，要回想自己的日子，她在难得“清闲”的时间当中，思考自己的未来生活，要如

何生存下去。可她同时又是接受命运，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命啊，一切都是命里注定的。” [2]

她不懂得如何争取自己的幸福，只是来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终她选择去投

湖自杀。鸣凤，由于出生在贫穷的家庭，被人买到高府做丫头，她的一生在流眼泪，

打骂中的日子中渡过，她不像琴那般好运，出生在地主人家，一生生活在舒适的环境

当中，琴可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使她懂得如何争取自己的幸福。从而看出鸣凤具有 

下层人民的奴性。鸣凤，她看重现实环境的残酷，她不能逃避，只能被动的接受，她

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一个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到这个地步，也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198 页 

[2]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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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命中注定的罢。从而看出当时的人崇尚于迷信，被残酷的地主阶级压迫下，只好希

望有个神灵来补救他们。 鸣凤，她是有渴望的少女，她希望有人爱。她在睡觉前想到

高家的大小姐，说道“要是大小姐还在的话，那么还有个关心我的人。她教我明白许

多事情，又教我读书认字。可现在她死了。”她大小姐的死令她觉得自己是个没人爱

的人，生活没有寄托。她也曾梦想过精美的玩具，华丽的衣服，美味的饮食和温暖的

被窝，像她所服侍的小姐们所享受的那样。可这些愿望同她的痛苦一同过去了，并没 

有带给她新的东西，甚至新的希望也没有。曾经的渴望便残酷的现实剥夺了，只能生

活在痛苦当中。她，敢作敢当，宁死不屈。当她知道不得以，一定要嫁给冯乐山的时

候，可她又深爱自己的三少爷觉慧， 后迫不得已，为了保护自己的清白，意想到死

的念头。 终痛苦地拜别自己深爱的人，一步一步艰辛的走到湖畔边，投湖自杀。

她，对爱情专一。当鸣凤将自己的心给了觉慧的时候，便容不下任何人侵犯她，她为

觉慧宁死不屈，为自己的爱情保持清白。在她选择死亡的时候，依然期望觉慧有挽救

的方法来救她。 

对比前面的三个女性，琴是幸运的。对比鸣凤，琴出生在地主人家，过得是小姐

生活，也可以接受教育，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自由，由于她母亲比琴有自主权，

并且支持她，而鸣凤没有，从小要被人卖掉做丫头，只能任人摆布。对比梅与瑞珏，

她爱上一个有勇气的男人，觉民可以为他们的爱情做出反抗，坚决到底直到挣脱 出

来。而梅，爱上了一个懦弱的男人觉新，他不可以维护他们之间的爱情，被封建家庭

强迫分开，导致两个人的痛苦，抑郁一生。瑞珏也一样，虽然他嫁给了自己心爱的

人，但她心爱的人不能保护她，让她难产， 终死亡。 

小说中作者把琴塑造成一位接受新思想、向往自由平等、大胆追求个性解放、敢

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女性形象。她主张男女应同校，男女应平等，她还自己主动要求到

觉慧的学校去学习。虽然遭到母亲等的反对，但她还是成功了。她与觉民大胆恋爱，

努力追求婚姻自由。琴的抗争，因卫道们的妥协和同盟军的支持， 终逃脱厄运。作

者之所以塑造琴这个形象，无疑是为了唤醒当时社会的另一半——女性的崛起。作者

这一人物塑造也是相当成功的。在《家》里写了琴，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琴正在觉

醒的过程中。到《春》里，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长，不仅琴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而且出现了淑英。她从觉慧的出走引起了心灵的波动，从惠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

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终于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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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觉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们的”这话的意义。琴，她是个善良，体贴身边的

女子。当她看到梅如此的忧虑，如此的悲痛。她不断地鼓励梅，希望她重新站起来。

在《春》中同样深刻地体现出她这样形象，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淑英在琴的身上找到了一个了解她而又安慰她、鼓舞她的人，琴一走， 

虽然是极短期间的分别，也会使她感到空虚，感到惆怅的；淑华因为琴的来得 

到快乐，她觉得大家在一起游玩闲谈，很有趣味而又热闹，琴走了以后她又得 

过较冷清、寂寞的日子，所以她觉得留恋；至于淑贞，这个懦弱的女孩没有得 

到父母的宠爱，而琴很关心她，爱护她，琴是她唯一的支持和庇荫，跟琴分别 

自然会使她充满恐惧的思想。” [1]

可琴也有胆怯与懦弱的一面。说到剪发的那一段，她是愿意主张，可她不能做第

一个榜样，第一个来剪发，因为她怕，怕自己的家庭的人，怕外面人的眼光。可她同

时也有反抗的一面，不愿意一生被摆布，要争取自己的幸福。当琴的母亲说要把她嫁

给她不认识的男子，她哭得很伤心，她挣脱了母亲的手，好像在跟谁挣脱似的，她悲

声地喃喃说： 

    “我不走那条路。我要做一个人，一个跟男人一样的人……我不走那条路 ，

我要走新的路，我要走新的路。” [2]

《激流三部曲》主要从“五四”新文化思潮与封建家族制度剧烈冲突的角度，描 

写青年反抗家庭的革命，控诉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小说多侧面地暴露了宗法家庭统

治者的顽固和专制，以及“长子继承制”的内在矛盾，揭示了封建家庭父辈人物伦理

道德的虚伪和沦丧；歌颂了受新文化思想激荡的子辈人物的叛逆行动，表现了青年女

性的悲惨命运，以及她们的觉醒与抗争。《激流三部曲》在现代长篇大家庭衰败史小说

中占有显著位置。 

他把现代小说自郭沫若《漂流三部曲》开始的“三部曲”形式推向成熟，为现代

小说形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家》以抒情笔调，运用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等多种艺

                                                        
[1] 巴金，春[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版。79 页 

[2]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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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手法，成功地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扩展了现代小说人物创造的“爱而知其

丑，憎而知其善”的审美思想。《春》和《秋》中，家庭日常平凡琐细的生活描写，逐

渐取代了单纯直露的情绪抒发，预示着巴金艺术风格的转变。 

一个世纪以来，巴金是中生存与崇尚理想、追求光明、坚信未来必胜于现在的精

神空间里。这是巴金的创作带上了鲜明的崇高品格，他总是在作品中叙说信仰的力   

量，呼唤春天，讴歌理想、赞美未来。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总是太阳、星光、明

灯、圣火等充满光与热、能给人带来信心与力量的意象。在巴金的笔下，英雄们的思

想环境是高尚的，爱情是高洁的，他时时在传递着一种美好的信息，即不合理的制度

和罪恶的势力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许多读者正是读了巴金的作品而选择抗争选择奋

斗，从而开始不懈的追求。当年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许多是由于读了巴金的作品而

走向革命道路的。 

《激流三部曲》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高度的

成就。作品围绕告示加注的盛衰时刻划了众多的人物，他们的悲剧命运给读者以强烈

的心灵震撼，作品的艺术特色有“家即社会”的情节典型化原则。马克思认为，“现

代的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的对抗”。这个观点和克鲁泡特金是一致的，

巴金接受这一看法，将高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或“缩影”来写。从中反映出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就中国的整个社会动态，反映出时代的本质规律。高公馆里，发生在主仆

之间，新老两代之间、夫权统治和妇女反抗的斗争之间，新旧思想以及主子内部矛盾

关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对抗，就是当时社会上各种尖锐矛盾的缩影，而高家的金字塔

形的权力结构就集中体现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则。这样，作品就达

到了很高的典型化程度。在作品中作家还注重发掘人情美的人物塑造方法。《激流三部

曲》描写的人物光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个，他们性格鲜明，面目殊异。巴金塑造这

些人物，不似矛盾写人重在多侧面表现，也不似老舍重在形神兼备上塑人，而是重在

刻划人物内心的心灵美、人性美，重在传情上。 

    西巫拉帕的《以罪斗争》塑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以婉鹏为代表的大家

闺秀，忍耐负重，不思反抗，成了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以妍为代表的下层

奴婢女性，在大胆追求理想爱情与幸福时，反抗封建社会。在她们反抗与不反抗的内

心深处，其实都暗含着深深的无尽的男性中心意识。《以罪斗争》中着力刻画了一系列

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婉鹏、妍，这两个女子虽然形象不同，但悲剧命运却是

相同的。作品通过对她们的描写，控诉了封建礼教，包办婚姻，传统思想，伦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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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等级观念。 

她们两个人代表两种不同的性格，也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婉鹏，她是个美丽，快

乐的，贤淑的少妇。作品中提到“依旧是微笑的面庞，依旧是苗条的身材。婉鹏，她

是个心思细腻、敏感的人。她从大学毕业后，只是在家陪母亲，没有机会跟玛怒见

面，只是一味沉寂在与玛怒的回忆当中，连一个跟她谈话、听她诉苦的人也没有。她

看到花落就流泪，看见月缺也会伤心，晚上听了一夜的雨落，从而看出她是一个多么

敏感的人。婉鹏，她固执，她误会跟妍有孕的是玛怒，她不听玛怒的话，如果她对玛

怒的爱如此强烈，她就不会生活的如此的悲哀、凄惨。婉鹏，她是个追求真正的爱

情。在她不能与玛怒结合，嫁到玛纳家， 终青年守寡，因为玛纳离家出走，她就跟

玛怒重新开始，虽然她生活在封建的家庭中，但是她敢对于命运做出抗争，寻找自己

的幸福。婉鹏，她是个内向，情感不懂得释放的人。婉鹏总是把自己的痛苦往心里压

抑，总是自己承受自己的痛苦。一方面她却是个坦白，她敢对玛纳说“她不爱玛纳，

在她心里只有玛怒”。婉鹏，她懦弱，胆小怕事。当她被母亲摆布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

的时候，她不反抗，没有任何怨言，只是表现一点不情愿 。再遇见玛怒，她只是一味

逃避他，心里很想见到玛怒，可她很怕，怕被别人看到。封建制度下的女人就是这样 

的悲惨！不禁地发出感叹。她善良、美好，虽然知道妍撒谎说跟她有孕的是玛怒，其

实是玛纳，婉鹏也没有生妍的气，小说中她对玛怒这样说：   

        “请不要对妍大声责骂，她是一个好人，我不知道她为什么对你这样做的严重错

误”[1]

    可知道她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她是颤抖的。由此看出她是心灵的善良，美好。如

果她不是对爱情如此的执着，对玛怒的爱如此强烈，她就不会生活的如此的悲哀、凄

惨。忍受种种相思之苦，生活中只能回忆与他快乐的日子中，可调和以后他们会再拥

有这样的美好日子。 

妍，一个美丽、聪明、慷慨的少女。同时，她还是个心思细腻的人。在家里，经

常自己读书。小说中她对玛纳这样说： 

        “我觉得图书是最好的老师与朋友。”[2]

    她对爱情很认真，有纯洁的爱情。妍跟玛纳有孕，但她很爱玛纳，为了使自己神

                                                        
[1] 西巫拉帕，以罪斗争[M]，民意出版社，2005 年版。206 页 

[2] 西巫拉帕，以罪斗争[M]，民意出版社，2005 年版。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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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的爱情不被玷污，不想给玛纳一个不良的形象。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请不要骂我，我很爱你，我可以为你做每一件事情，我的爱情不需要你任

何报答，无论你爱不爱我，甚至是讨厌我，我都无所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深

爱着你的心”[1]

    她不想让玛纳被社会责骂，所以她撒谎说跟她有孕的是玛怒。她说的谎话造成了

她内心的痛苦，让她整日以泪洗面。 

妍，由于出生在贫穷的家庭，被人买到玛纳家做丫头，她的一生在流眼泪，她不

像婉鹏那般好运，出生在地主人家，一生生活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婉鹏可以接受到良

好的教育，使她懂得如何争取自己的幸福。从而看出妍具有下层人民的奴性。妍，她

看重现实环境的残酷，她不能逃避，只能被动的接受，她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一个

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到这个地步，也是命中注定的罢。她是有渴 

望的少女，她希望有人爱。玛纳教她明白许多事情，又教她读书认字。她跟玛纳有

孕，但是她撒谎说跟她有孕的是玛怒，让玛纳不满意，她这样做因为不想给玛纳一个

不良的形象。她希望一定有一天玛纳会爱她，会给她真正的爱情。现在妍觉得自己是

个没人爱的人，生活没有寄托。她曾经的渴望便残酷的现实剥夺了，只能生活在痛苦

当中。妍，对爱情专一。当妍将自己的心给了玛纳的时候，便容不下任何人侵犯她，

她为玛纳宁死不屈，为自己的爱情保持清白。但她说的谎话造成了她内心的痛苦。 

《以罪斗争》主要从“六·二四”泰国君主立宪社会的角度，西巫拉帕用笔写出

了他所看到的黑暗现实，围绕着反封建斗争的主题，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和婚姻制

度的腐败与黑暗，描写了两个不幸的女人形象。描写青年反抗家庭的革命，控诉了封

建大家庭的罪恶。小说多侧面地暴露了宗法家庭统治者的顽固和专制，表现了青年女

性的悲惨命运，以及她们的觉醒与抗争。 

    《以罪斗争》以抒情笔调，运用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等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地写

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以罪斗争》中，家庭日常平凡琐细的生活描写，逐渐取代了

单纯直露的情绪抒发。因为西巫拉帕喜欢看书，在《以罪斗争》中，他就写了许多角

色喜欢看书。西巫拉帕的作品激动了几代人的心灵。他的作品爱憎分明，总能给予读 

                                                        
[1] 西巫拉帕，以罪斗争[M]，民意出版社，2005 年版。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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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种精神的鼓舞，奋斗的力量。从“六·二四”政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二十年

的泰国文学，就思想内容来说，以西巫拉帕的小说为代表的进步作品。这些作品的内

容在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专制独裁，要求自由民主。后来逐渐发展为要求国家

民族以至劳动人民的解放，并明确地提出文艺要为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服务的问题。

《以罪斗争》是爱情小说，为了给读者娱乐，但是西巫拉帕的小说就插入了生活的用

途，比如是人道的理念、道德、社会的正义和培养一个好人等。 

《以罪斗争》中塑造的 有个性的艺术形象之一，西巫拉帕对其的塑造很注意挖

掘他内心的复杂性：从表面看来，婉鹏只是个动摇的人物，实际上他内心里却经历着

新旧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西巫拉帕把这种冲突写成是民族积淀心理在民主思想冲击

下的痛苦挣扎，从而体现出历史的深度。为了写好人物的心理活动，作者还让婉鹏大

段倾诉自己的内心情感，并用了很多富有人情味的细节回忆，强烈的衬托出人物心

境。 

    对巴金笔下的鸣凤和西巫拉帕笔下的妍来说，鸣凤与妍是两个下层相同的女性。

在小说中，她们是来自少钱没势，社会地位低微。小说中鸣凤和妍所具有的相同，在

相同程度上影响了她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法、思想情操和爱情，以及待人接物与处

事方法，不同的是人生人道。鸣凤，在她思想上，只要觉慧幸福，她就满足了，在

《家》中是这样描写的： 

        他的存在比她的更重要。她 不能让他牺牲他的一切来救她。她应该去了，在他

的生活里她应该永久地去了。她这样想 着，就定下了最后的决心。她又感到一

阵心痛。她紧紧地按住了胸膛。她依旧坐在那里，她 用留恋的眼光看着黑暗中

的一切。她还在想。她所想的只是他一个人。她想着，脸上时时浮 出凄凉的微

笑，但是眼睛里还有泪珠。最后她懒洋洋地站起来，用极其温柔而凄楚的声音叫

了两声：“三少爷，觉慧，”便纵 身往湖里一跳。[1]    

    虽然鸣凤被高老太爷送给老朽冯乐山当老婆，她不愿意，但是她没有给别人苦

恼，她愿意着投湖自杀。妍跟鸣凤不同，在她思想上也是只要玛纳幸福，但是她的行

为给玛怒很多苦恼，以及把全部的错误给玛怒，那个行为是为了玛纳的幸福，为了不

想给玛纳一个不良的形象，全部的行为都是因为她很爱玛纳，让她没有人道。在《以

罪斗争》中是这样描写的：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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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离开你，当我给你了洁净耻辱，直到你可以找到跟你结婚的女人。”

[1]

对巴金笔下的梅和西巫拉帕笔下的婉鹏来说，梅与婉鹏是两个才女及富家相同的

女性。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她们的相同与差异，梅和婉鹏的性格和命运是大相同的，

在相同的是她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法、悲惨爱情，以及待人接物与处事方法，不同

的是结局；梅，她固执，此终放不下。在她不能与觉新结合，嫁到另一户人家， 终

青年守寡，回到家，她不能重新开始，放弃过去，只是一味沉寂在与觉新的回忆当

中，在《家》中是这样写的： 

        “这个地方我还是五年前来过，”梅这许久都因为思念困居在家中的母亲和弟 

弟感到苦恼，此刻也被眼前的景色暂时分了心，她倚窗眺望对岸的晚香楼，好像

要在那里寻找什么东西似的，过了一些时候，她又把眼光移到湖边的柳树上，悲

叹地说了上面的一句话。这是对琴说的，琴立在她的身旁，默默地望着天空。天

空里正堆着一层一层的云片，恰似一匹一匹的白浪。月亮慢慢地在云层中航行。

琴埋下头看梅，梅指着湖畔的柳树说：“这垂柳丝丝也曾绾住我的心。……如

今……又是一年春了。”[2]  

她生活在封建的家庭中，只懂得一个女人要如何守节，绝对不可能再想到可以重

新寻找自己的幸福，她整日以泪洗脸, 忧郁成疾，身子一日不如一日， “从一而终”

地在遭受封建礼教中死去。婉鹏也固执，她误会跟妍有孕的是玛怒，她不听玛怒的

话，如果她对玛怒的爱如此强烈，她就不会生活的如此的悲哀、凄惨，她知道跟妍有

孕其实是玛纳后，她就跟玛怒重新开始，虽然她生活在封建的家庭中，但是她敢对命

运做出抗争，寻找自己的幸福。 

所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泰国，巴金笔下与西巫拉帕笔下的女性角色都充满了悲情

命运的色彩。不论是贵族阶层的女人还是下层的女人都对封建的家庭夺取了爱情自

由、给她们包办婚姻。不论是贵族阶层的女人还是下层的女人她们的性格都有各种各

样，有相同，也有不同的性格，在相同程度上影响了她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法、思 

想情操和爱情，以及待人接物与处事方法。 

                                                        
[1] 西巫拉帕，以罪斗争[M]，民意出版社，2005 年版。139 页 

[2]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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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家族势力与女性地位 

 

        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女性的地位可以分开两种的地位，一个是高贵的女

性，另一个是下层的女性。在小说中，女性的悲剧同样也发生在处于高贵女性与下层 

女性地位的小姐们的身上。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女性的地位远不及男性,中国封

建社会更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这种社会制度下,女性的命运是逃脱不了封建礼教制 

度的魔掌的。女人只是性感的尤物,男人的附属品,这不仅成为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法定 
 
法规,而且作为传统文化意识的积淀,也渗透在女性的深层意识中,成为女性心理定势,

铸成女性人格的深层意识。 

在小说中，梅是一个高贵的女性，她出生在一个有钱的封建家庭，她对封建家庭

夺取了爱情自由，在小说描写的是梅与表兄觉新的爱情纠葛,几乎贯穿《家》的始终,

梅同觉新自幼青梅竹马,早就心心相印地相爱着,即使用旧的婚姻标准来衡量,他们也是

非常合适的一对。但因为双方母亲在牌桌上闹了意见,两个年轻人的爱情便轻而易举地

被断送了。这绝非仅仅指两位母亲的意气相争,它体现着几千年来“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的强大威力。梅后来正是按照“天经地义”的旧礼教嫁给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更

为不幸的是她又青年居孀, 后只好回到亲手扼杀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顽固的母亲身

边,过着尼姑庵式的孤寂生活。 终她忧郁成疾,凄惨地死去。小说中表现了她没有追

求爱的权利的地位。 

在小说描写瑞珏是出生在封建大户人家。她也对封建家庭夺取了爱情自由，她与

觉新的婚姻， 是属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门当户对式封建传统婚姻。瑞珏可以说

是按照封建礼教的俗套调教出来的传统的妇女，她是传统美德的象征。按理说，这种

封建“妇德妇容”的规格下调教出来的产品， 在封建的大家庭是 应得到敬的。然

而，事与愿违，黑暗的罪恶的魔爪同样狠毒的伸向她，把她无情的毁灭了。她是长房

长孙“觉新”的妻子。“长房长孙”的地位早已被陈姨太等人所嫉恨。加之觉新的母

亲周氏与四房的王氏、五房的沈氏关系不好， 所以，这一切的怨恨都落到了觉新的身

上。当“山雨欲来风满楼”时期来临时，他们便以“避血光之灾”，借口瑞珏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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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会与高老太爷的刚刚死去产生冲突，把瑞珏赶到城外的一间破房子去生产，结果

由于生产的环境条件太差，而使瑞珏难产而死。瑞珏的死看似是偶然的， 实际上是早

已注定了的。她的过份善良与贤惠，其放松了对陈姨太等卑鄙小人的防范。古云“人

善被欺，马善被骑”。她的善良倒给她的悲剧结局增加了几分重量。“避血光之灾”

只是一个封建迷信的借口而已。实质上，她的死是封建家庭内部相互斗争、勾心斗角

的牺牲品。小说中表现了她没有婚姻自由的权利的地位，也被封建家庭的迷信让她死

去。   

    小说中作者把琴塑造成一位才女及富家小姐、因为她接受教育、接受新思想就敢

于反抗封建礼教，她还自己主动要求到觉慧的学校去学习。她向往自由平等、大胆追

求个性解放。她主张男女应同校，男女应平等。虽然遭到母亲等的反对，但她还是成

功了。她与觉民大胆恋爱，努力追求婚姻自由。 

作者还描写鸣凤，鸣凤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她一落地就注定了她的阶级地位

与被欺凌压迫的地位。她在与三少爷觉慧的接触中，萌发了爱情。她发自内心的爱着

高觉慧。然而，她与觉慧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一个是公子，一个是婢女。这种

跨越阶级的爱，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叛逆，注定了是要毁灭的，也注定

了此种爱的本身就是一种悲剧。鸣凤被高老太爷送给老朽冯乐山当老婆，鸣凤的悲惨

意识日益加深，她的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与斗争精神，可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少

女，无论凭学识还是个人力量，都无力抗击这种剥夺她与觉慧爱情之恶毒的进攻。找

不到一条与之抗争或自我解救的道路，而为了使自己神圣的爱情不被玷污，为了自己

做人的尊严，她别无选择，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呼唤着“觉慧”的名字而投湖自尽。

小说中表现了她没有恋爱自由的权利的地位，也被封建家庭的压迫让她死去。  

在西巫拉帕的《以罪斗争》中，女性的地位可以分开两种的地位，一个是高贵的

女性，另一个是下层的女性。在小说中，女性的悲剧同样也发生在处于高贵女性与下

层女性地位的小姐们的身上。她们对封建家庭夺取了自由婚姻、自由爱情。婉鹏是一

个美丽的有钱人家小姐，因为父母的命令只得放弃了她以前的理想与追求， 不得不承

认了自己的苦难是命中注定的。婉鹏与梅一样，婉鹏与玛怒，在感情的触须中，互相

有着爱慕之情。他们更是大胆相爱，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他们双双倾

吐了自己的爱慕。可这一切，都因为婉鹏的母亲不喜欢玛怒，而把他们童贞圣洁的爱

情扼杀了。婉鹏的母亲把她嫁给了玛纳（玛怒的哥哥），是属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的门当户对式封建传统婚姻。婚后她“总算没有一点应得的幸福，更没有得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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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因为她接受教育、教授新思想就敢于对命运做出抗争，寻找自己的幸福，跟玛怒

重新开始。小说中表现了她没有婚姻自由的权利的地位，也对封建家庭夺取了自己的

幸福。 

妍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她一落地就注定了她的阶级地位与被欺凌压迫的地

位。她爱玛纳，但在他们中间有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这就是那个封建家庭，玛纳所

出身的那个阶级。 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叛逆，注定了是要毁灭的，也注

定了此种爱的本身就是一种悲剧。她没有接受教育因为他是一个丫头，是下层的女性

就被封建家庭欺凌压迫的地位。 

通过以上，我们看到巴金笔下和西巫拉帕笔下的家族势力与女性地位的相同。在

他们笔下女性的地位可以分开两种的地位，一个是高贵的女性，另一个是下层的女

性。可见女性的地位远不及男性中国封建社会更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在小说中，

高贵的女性能够接受教育，但是在下层的女性没有能够接受教育。而且不论是高贵的

女性还是下层的女性都对封建家庭夺取了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也被封建家庭欺凌压

迫的地位。家族势力对她们很大影响，鸣凤被封建家庭压迫地死去、梅被忧郁成疾,凄

惨地死去、瑞珏被封建家庭的迷信地死去，全部都是家族势力的行动。 

 

 
 
 
 
 
 
 
 
 
 
 
 
 
 
 
 
 
 
 
 
 
 
 
 
 
 
 

 38



 
 
 
 

 
 
 
 

第二章 《家》《春》《秋》与《以罪斗争》中女性形象的比较 

 

 
 

 39


